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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万里》是一部很难归类的电影。它以安史之乱后数年吐蕃大军入侵西南开局，却于军政涉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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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理想范式，也畏惧于严酷现实。它受制于传统，又在其中找到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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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它以高适和李白两个人的人生贯穿全片，却不是人物传记片；它有168分的时长，然而甚少人能马上

说出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当然这也不是一部诗歌宣教片，虽然片中引用的诗歌俯拾皆是。电影以

高、李二人为基点扫描一代墨客骚人，最终汇聚的是一股复杂的情绪。

人生最根本的两种形态，盛与衰，生与死 


李白与高适相识于一场与盗匪的搏杀，起初因为误会，两人还曾兵戈相向。不打不相识的桥段固然既经济

又易出效果，却也是盛唐风貌的体现。唐人尚武，喜仙剑任侠，李白尤甚，不仅有《侠客行》等多首任侠

诗，可能还真的杀过人。《唐才子传·李白传》中说他“喜纵横，击剑为任侠，轻财好施”，魏颢的《李翰林

集序》中说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他自己则在《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中现身说法：“结发未识事，所交

尽豪雄。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当朝揖高义，举世称英雄”。不仅李白如

此，有唐一代都对任侠充满了迷恋，如王维这样的参禅理佛之士，早年也写过“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

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的豪纵之句。如同人的青春期，唐人野性未泯，对世界充满了

好奇与欲望。贵族仍旧盘踞高位，科举为寒士打开晋阶之门，豪迈刚健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与风流蕴藉纵

情享乐的贵族遗风并存，孕育了与前后都殊为不同的一代人。

李白深受战国遗风影响，醉心名士风度，他的身世并未如电影中那般笃定，不参加科举原因也不分明，但

他的确对循规蹈矩的书生很看不上：“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然坠烟雾”，认为“纵死侠

骨香”，“儒生不及游侠人”；而他的人生理想则是像说魏救赵的鲁仲连、赢得淝水之战的谢安那样，建立不

世功业，然后功成身退，实可谓“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而按《旧唐书·高适传》，“适喜言王霸大

略，务功名，尚节义”，他在《塞下曲》中唱：“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

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其慷慨豪迈渴望建功立业的心声可见一斑。电影中高

适踌躇满志，要到长安扣天子门的情节是非常传神的再现。历史上的高适和李白交情如何没有确切记载，

他们相遇也已到了中年。然而以高适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情志，他能与李白结成好友并不违和。电影让一对

少年在人生最富于朝气的时节相遇，与时代同频；又将高适设置为稳扎稳打兢兢业业的普通人，与李白的

天才自放逸兴横飞形成参照，成为洞照时世的不同线索。

电影中李白的出场堪称惊艳。他拼死要夺回被盗匪抢走的马匹行李，不是看重财物，而是因为行李中有他

好友吴指南的骸骨。据《安州上裴长史书》，吴指南是李白蜀中旧友，与他同游楚地，不幸死于洞庭之

上。李白大恸如丧天伦，泣尽继之以血，守着尸体不让猛虎来食。他暂时把吴指南埋于洞庭湖侧，数年后

回来，含泪以刀剔骨清洗，捡拾他的遗骨易地正式下葬。这也是后人怀疑李白胡人血统的原因之一，委实

不是汉人习俗。影片以一场武戏，将任侠重义、与高适的投合以及时代氛围悉数呈现。此时艳阳高照百鸟

翩跹如梦似幻，两个少年怀揣着“生当为大鹏”的壮志，彷佛成功唾手可得。镜头一转，即是李白安葬吴指

南的画面。他抚琴唱了一首《诗经·黄鸟》，电影没有让他唱完全篇，藏起来的其中一句是“如可赎兮，人

百其身”，再次深化李白的重情守义，并用了一种非常含蓄的方式。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人生最根本的两

种形态 盛与衰 生与死 浓缩于短短几分钟 快如朝露闪电 也埋下了全片的基调



种形态，盛与衰，生与死，浓缩于短短几分钟，快如朝露闪电，也埋下了全片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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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与李白的第二次相逢在扬州。“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在这个无数诗文反复渲染的花柳繁华地，

人间富贵乡，李白兴奋拉着远道而来的高适到一处府邸抢夺歌舞妓，府中家丁不舍追赶，两只小舟在河中

竞逐，最终歌妓还是被夺了回去。李白把这称为“解救”，因为那家的主人实在无趣；而歌妓非常识趣，即

兴在舟中为他表演了一段新学的柘枝舞。此时人声鼎沸灯火氤氲，两岸繁花满树，随着小舟飘逝不断后

移，盛装美人赤足起舞，李白豪兴大发，在对面击鼓伴奏，盛赞可与江上明月争辉，将囊中金银尽数抛

赏，连手上的玉扳指也一并赠出。这场流水上的狂欢，集纵情、纯真与流宕于一身，成为电影第一个高

潮。

此后画风一转，来至高适与女扮男装的裴十二对决。裴十二难以确定原型，但她的父亲裴将军，应该指的

是裴旻。裴旻在开元年间曾官至左金吾卫大将军，成名战是与幽州都督孙佺北征奚人，为敌所陷之际，他

以掌中刀抵挡对方的箭雨，箭若星流应刃而断，以一己之力成功解围。《独异志》中形容他舞剑如银蛇飞

舞，技艺高超，能手持剑鞘接起上抛数十丈高的长剑。包括颜真卿在内的许多人写诗赞美裴旻，如王维写

道：“腰间宝剑七星文，臂上雕弓百战勋。见说云中擒黠虏，始知天上有将军。”裴旻被朝廷封为“剑圣”，

后世唐文宗称李白的诗，他的剑舞、张旭的草书称为三绝，据说李白就是师从裴旻学习剑术。裴旻还曾在



洛阳天宫院与吴道子、张旭同游，请吴道子作壁画为他逝去的母亲超度亡魂。吴道子请他舞剑获取灵感，

裴旻舞毕，满座皆惊，吴道子“挥毫图壁，飒然风起”，所画“为天下之壮观”，而张旭也被他们激发乘兴完

成了一幅草书作品，洛阳人惊呼一日之中“获观三绝”。这段故事被电影搬到了扬州裴将军府中，张旭疯疯

癫癫地冲出来高呼“我悟了。”

然而，天神下凡般的裴将军，因为被李林甫忌惮，只能在家中舞剑自娱娱人。他的女儿裴十二，在所有子

侄中最得裴家剑法精妙，在扬州纵情夜这一战，一剑震飞了高适引以为傲的高家枪，因为身为女子，却也

报国无门。裴十二对高适的看低享乐积极奋进嗤之以鼻：有才就可以为世所用了吗？高适甚至不知道别后

一年，那个千金买笑的李白经历了什么，电影把这段经历隐去了。裴十二在“佳期不可再，风雨杳如年”的

吟诵声中飘然而去，给这段放荡不羁、率真狂诞的高潮加入异音，一如开头李白的出场，盛放与衰败同

在。

《长安三万里》剧照。图：网上图片

弥漫着颓废气息的群像 


即便身处盛世，即便有科举打开的晋身之门，即便除了科举还可以走“行卷”之路，寒士总是难的；即便如



高适这样没落家族的子弟也是难的，即便如杜甫那样的高门望族，也是难的；即便如李白这样的绝世天

才，不差钱但出身不好（电影坐实了商人之子）还是难的。他在长安行卷被人撵出门外，在扬州蹉跎时

光，始终未能撬开权贵之门，即至父亲去世失去经济来源，只能入赘前宰相许圉家中。电影对赘婿的强调

多少有些脱离当时风俗，代入了今人观念。唐代对赘婿宽容，这甚至是仕途捷径，流行于高层，每到科举

放榜，就有王公贵族去榜下招赘婿。在李白生活过的碎叶与蜀地，入赘婚也很常见。因此，他应该不会对

此有太多抵触。而李白与许圉孙女的亲事，正是孟浩然介绍的。但电影在这个偏颇的设定下，对人的特点

还是抓得挺准，高适如此拘泥一力劝阻，孟浩然一个随性的人就全无反对。“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电影中孟浩然只有一个远远的身影，一个“当”字就勾勒出他的情态了。

这样准确塑造的点还有不少。比如高适在长安到岐王府找出路未果，幼年杜甫一语就道破了他的无奈：“在

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高家无敌枪法，今日却无奈要去博一个小小宴会的掌声”。这样的高共情力，是杜甫能写

出那么多深情体贴诗歌的根源。而李龟年与他在同一空间出现，略有诗歌储备的人已经会想起他在安史之

乱后的名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一年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烈火烹油之中悲

音再现。再如李白与郭子仪相逢彼此欣赏，仅仅一面之缘，他便愿意舍命相救。这是对李白曾救过郭子仪

传闻的浪漫想象，虽然虚构了高适的加入。至此，李白“轻财好施”“存交重义”的画像得以完成。

再如高适与李白长安相逢，电影再现了杜甫《饮中八仙歌》的情境，贺知章酒醉落水，既是诗歌所述情形

的变体，又掺杂着他见到李白的《蜀道难》即呼“谪仙人”，解金龟换酒的典故。另有玉树林风的美少年崔

宗之、脱帽露顶的张旭，以及其他一众并非此诗中的人物。杜甫、王昌龄、岑参、李邕、再次出现的王

维，加之之前的常建，提到的王之涣、崔灏，乃至玉真公主等等，电影撮取其典型特征，呈现了一组群

像。这组群像中最夺目的那个人，正在高悬的横木上纵酒狂歌，催弦拂柱看朱成碧，问“君今不醉将安

归？”这个题目下李白还有一首诗是没唱出来的，感慨时光易逝一事无成：“青轩桃李能几何，流光欺人忽

蹉跎”；“当年意气不肯倾，白发如丝叹何益。”这一幕已经不同于扬州城的寄情声色，而是弥漫着彻底的颓

废气息。帝国最有才华曾经雄心万丈的一群人，在京师之中疯狂地消耗生命有今天没明日，他们看到了什

么、感觉到了什么？电影对李白被玄宗召见，以及朝堂局势官场争斗完全没有表现，但一群最敏感人的醉

生梦死，情势已经昭然若揭。

此后的《将进酒》是整部电影的华彩乐章，充分发挥了动画电影的优势，骑鹤驭鲸上天入海神游太极，以

丰富的想象力再现了独属于李白的旷世哀愁。它是怀才不遇，是年华老大一事无成，是人生天地间若白驹

过隙的焦虑，是无计可施不知该当如何的颓废。但李白以他的狂放和平视宇宙的气魄，将颓废变成了销

魂，变成了无止无休与天地相始终的、“生而为人”的哀伤。此后他弹剑作歌，以哀声作结：“生者为过客，

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一向拘谨的高适在人生走过大半仍旧一文不名的此刻，有了第一

次放纵痛饮。不久，他就看到了长安在战火中付之一炬，曾在岐王府见过的两只憨态可掬的大象浑身冒火

一路狂奔，往日富庶繁华顷刻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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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盛唐版公路片 


《长安三万里》不是一部严谨的历史剧，高适的生平与史实悬殊颇大，他没有长居哥舒翰幕府十年，掌书

记这个职位也不丢人，反而非常有前途。在唐蕃战争中高适全面溃败，并非电影中的以退为进打了一个漂

亮的歼灭战。还有诸多称谓、器物形制、地理等方面的错讹。长安是有宵禁的，征夫戍卒百姓总是苦的，

那个想象中繁华的长安，也许从来都不曾存在过。电影拍的是想象，基于唐诗所生发的，对于大唐与理想

品格的想象。

这是一部诗性电影，一部盛唐版公路片，一幅并非焦点而是散点透视、移步换形的长卷。具体的是李白与

高适数十年沉浮与大唐的兴亡衰败，意气风发与年老体衰，抽象的是人世之沧桑无常，人与生具来无以名

状难以排遣的激动与哀愁。仙人固然因为不知人间世故无法实现理想，那个砥砺奋发的凡人，却也是因为

突如其来的政治变故与权力斗争，才得以一展抱负。否则他更大的可能，也是在首屈一指的盛世蹉跎时

光。不管观影中人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后来身居高位的高适，始终对李白充满虔敬，“还是李白，李太

白！”他了解他的价值。

影片拍出了李白的天真率直、飞扬跳脱、狂放不羁，相对于认为抹黑了诗仙的人，更了解他的魅力来自何

处 而唐之魅力 则来自以李白为代表的这群士人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 塑造 后世对盛世气象与极



处。而唐之魅力，则来自以李白为代表的这群士人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塑造了后世对盛世气象与极

致浪漫的想象。正如电影《妖猫传》所言，“大唐有你才真的了不起。”李白两次忘记对高适的邀约非常不

靠谱，但动人的是高适不在意。因为高适懂得他，清楚自己爱的是什么。他不仅爱他的优点，也爱他的缺

点，而这两者常是一回事。电影甚至不愿往其中掺一点杂质，将史实中永王兵败后高适的见死不救，改成

了辗转相帮。其实将郭子仪感李白救命之恩，愿解官换他活命拍出来同样感人，能进一步渲染“意气相倾”

的古风，而高适的回避自保会拉伸人性的纵深。但电影选择了拍“最理想”的形态。不管李白还是高适都是

“官迷”，唐代文人没有后世的精神洁癖与分裂，报效朝廷与名利欲望并行不悖浑融一体，其中勃发的是对

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这也是唐诗活色生香的原因。但电影如果点得更明白些，在李白的“庸俗”上再做一

两点深的挖掘，在个人与环境的冲突，在人内心的冲突，他的高蹈超拔与俗世欲望的冲突上再多做一点文

章，也许人物就能更立体丰富、性情能被更多人理解，其才华之凭恃也会更为显豁。

《长安三万里》剧照。图：网上图片

电影片名取自陈子龙《从军行》诗句：“梦到长安三万里，海风吹到碛西头“，“长安”是一代士人的理想象

征，“三万里”是他们毕生无法完成的距离，其英文名字甚至就叫“Chang An”。影片是一群边缘失意人的

哀歌，但迅速被抽象至现实与理想之无以弥合、人生于宇宙之悲哀，中间的具体原因被略过不谈，只透露

一点根苗。鉴于这是一部铺排点染、情绪氛围大于故事的电影，很难评价这种处理的当否，但它非常传

统，即跳过人世是非，直接上升到天地洪荒，与中国文艺史上那些在生命宇宙层面达到极高境界，却缺乏



真理追寻的作品一脉相承。有多么含蓄蕴藉，就有多么逃避。

他们逃进诗歌，逃进艺术这个避风港。《长安三万里》是一部成分复杂的电影，它拍出了难度极高的唐人

风貌，即“千愁万恨依然爽朗”，这在结尾“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吟诵中达到高潮。它拍出

了东方酒神精神与高贵情致，非常名士风度，非常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它甚至在这种回溯中拍出了自我

表达，但囿于理想范式，也畏惧于严酷现实。它受制于传统，又在其中找到精神力量。这里是大唐群星闪

耀时，电影捕获了这个历史时刻，那些流芳百世的天才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此后的所有

黑夜。至此，寻溯者完成了一个闭环。这样一部电影，令人想歌哭，想浮一大白，不禁叹惋唏嘘。


